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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山》第二十四章

[ 作者 ] 楚风 

[ 单位 ]  

[ 摘要 ] 张玉社把王记者带回到寨里后，安排在靠山寨北角的一个小卧室里。他提前把放合欢床的大卧室封了起来，在门上挂了块“仓库

重地”的牌子。他的小卧室干净整齐朴实无华，室内放满了大型工具书。西边墙上挂着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图，北边墙上挂着

《蒙娜丽莎》像，靠南边的墙上挂着省里最有名的书法家题写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条幅。 

[ 关键词 ] 《女娲山》;第二十四章

       张玉社把王记者带回到寨里后，安排在靠山寨北角的一个小卧室里。他提前把放合欢床的大卧室封了起来，在门上挂了块“仓库重

地”的牌子。他的小卧室干净整齐朴实无华，室内放满了大型工具书。西边墙上挂着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图，北边墙上挂着

《蒙娜丽莎》像，靠南边的墙上挂着省里最有名的书法家题写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条幅。王记者到山寨后才知道救她的正是张玉社。

“张玉社不像是一位企业家，干脆是骑士加绅士，他的卧室完全是一位大学者的卧室。”王记者暗想。张玉社亲自护理着王记者，并给她

送药，买内衣，在王记者身边整整守候了两天两夜。他见她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后，才离开她住的房间。每到打针或吃药时，他总要过来

看看。王记者能走动后，他便领着她到寨子里转，到电视转播室、微机室、总机室去参观。王记者见到的女工作人员都是按牛点子的主

意，刚换上的专门挑选的一个比一个丑的女子，见了张玉社目不斜视。王记者开始对社会上的传言产生了怀疑。她想，张玉社这个人不像

社会上流传的那样，他从救我护理我整整一星期时间里，没有发觉他有丝毫的不轨行为。他一天到晚在忙于处理公司业务，不停地接着全

国各地打来的业务电话，频频地在各种文件、合同上签字。那些要求他提供帮助的慈善机构或贫困地区打来的电话，他能给予帮助的都尽

可能给，不能提供帮助的，便非常温和地向对方解释，以求得对方的谅解。王记者还听到张玉社对那些主动打来电话来要求和他交往的女

子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让她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每句话都说得入情入理，十分感人。她因此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他提出教她学骑马，陪她在山寨里转悠，这时她好像有许多话要对他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她感觉到自己在心里不知不觉地对这位英俊

潇洒的男子汉产生了爱慕之情。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王记者对自己说，“我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夜里张玉社在城堡前面的草

坪上，为庆贺王记者此行有惊无险举行了露天舞会。王记者为那高山上的夜空，那城堡的圆顶，那山寨外边的高山，那森林里散发出的清

香，那草丛中传出的秋虫的叫声和月光下张玉社那方正的脸庞所陶醉。她有意把身体往张玉社身体上靠着进行试探，她每靠一次，张玉社

便默默地把身体移开。她拉着他的手跳舞时，有意识地偶尔用力捏一下他的手，作着某种挑逗性的暗示，而张玉社却木头人似的毫无反

应。她扶着他肩膀的左手故意用力把他朝自己身边拉，他却用力保持着距离。她暗想，天哪，我真没遇到过这么正派的人，如果他不是阴

阳人，肯定是个白痴！她在心里问道：“莫非是他看不上我？”晚上她一个人睡在床上生闷气，一方面骂张玉社是个不懂爱情的土包子，

一方面恨自己缺乏女人的魅力。第二天，王记者咬咬牙，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霸王寨。她自作多情地想用离开来唤起张玉社对她的重视。张

玉社骑着马一直把她送到独木桥边，并扶着她过了桥，两人才分手。王记者分手时差一点哭了出来。她走了十几远步又回过头来说道：

“张总，我还会来看你的。”说罢她红着脸，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张玉社回到霸王寨后赞扬牛点子道：“老同学，真不愧为牛金星的后

代，点子还真管用。” “惭愧，惭愧！比起我们老祖先差得太远了。” 王记者回到省里，内心的激动还没有消失，她趁热打铁，把她

到霸王寨落水被救和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登在报上。一时间，张玉社成了英雄，成了慈善家，成了坐怀不乱的大丈夫。“老同学，真如你

所说的，不但无所失，而且还有所得。”张玉社高兴地对牛点子说。他不知道王记者掉到河里，是因为牛点子提前去把桥中间那根木头上

的固定螺丝取了。“王记者写这篇文章未必是件好事。”牛点子心事重重地说。 “为什么？” “过去攻击你的言论多，人们反而同情

你，现在突然有人公开站出来把你写成一朵花，并且又是个女记者，这免不了招惹新的麻烦。这年头那些到处找米下锅的无聊记者，最喜

欢唱反调故意来找麻烦，他们有的好出风头，有的想敲你的竹杠。” “不会有那么严重吧？” “反正这段时间还是要小心为好。省城

那个开车肇事的公安局长，还不是因为他过去打记者，后来因交通肇事致死卜命案被记者在全国大小报纸上一齐鼓噪，到底把他的命给鼓



噪丢了。”“好，听你的便是。”张玉社听了牛点子的话心里还真有点害怕。果不出牛点子所料，十来天后，省电视台来了两个记者。牛

点子打听清是两个男记者后，要求张玉社和那些丑陋的女工作人员都换上普通工作服，并让人把张玉社的合欢床拆掉抬到山寨北边山沟里

藏了起来，把他的大卧室改成了小会议室。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牛点子让张玉社再准备两个担架。张玉社听说让他准备担架抬人，担心地

对牛点子说：“我的大律师，你可千万别弄出人命来！” “你尽管放一百条心，我是干啥吃的？” 电视台的两个记者从报社王记者的

文章推测出，那独木桥过不得，找到一个当地农民引路，绕到河下游十几里的地方，从一座吊桥上过了河，然后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

朝霸王寨走来。快到山寨南门时，要爬几十米高陡峭的山坡。一个记者空手在前边攀登，攀上去后再用绳系着后边那个人的腰往上拉。后

边的人一手提着摄像机，一手抓着凸出地面的石头往上爬。眼看快爬到南寨门跟了，突然前边那个记者把一块石头蹬掉，大叫一声从山上

滚了下去，撞在后边那个人身上，两个人一齐从山上滚到沟底，人摔伤了，摄像机也摔烂了。两个记者拼命叫喊起来。牛点子派两个保安

下山一看，赶紧叫喊着让寨里人拿担架下来抬伤员。张玉社亲自扛着担架跑步下来和保安们一起把两个记者抬到山寨里医治。两个记者住

了几天，通过察言观色和私访，发现张玉社确如王记者文中所写的那样，正派、谦恭、朴素，勤奋好学。社会上传言他身边美女如云，完

全是不实之词，他身边的女人一个比一个丑。于是两个记者便和张玉社称兄道弟起来。两个电视台记者临走时，张玉社按照牛点子谋划

的，给他们每人送了份不轻不重的土特产，以免他们回去说收买他们。两记者回去后，虽没有写什么颂扬张玉社的文章，但两张嘴却说了

张玉社不少好话。省电视台的记者走后一个月左右，张玉社的一个要好朋友，是地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打电话告诉张玉社，最近反贪局

可能要去两个人，要他提前有个思想准备。地区反贪局刚上任的反贪污贿赂科的科长是省检察院主抓反贪工作的周检察长的儿子。有关张

玉社行贿问题的告状信早在两年前就雪片般地在省地两级检察机关飞来飞去。地区检察院早就有人提议派人去查一查，只是检察长不发话

没人敢行动。小周在省院实习期间就听到省反贪局的人们对张玉社的事议论纷纷，他当时就想，如果有朝一日分到豫南地区检察院工作的

话，首先就要去查查张玉社的问题。谁知他正巧分到了地区检察院，并且正巧又是从事反贪污贿赂工作。刚一走马上任他便了解张玉社的

情况，并查阅了有关告张玉社的信件，然后给检察长打了报告，要求立案调查张玉社的问题。检察长当然不敢拦小周的马，批准了他的要

求。这天小周便带着他的助手出发了。小周刚出地区检察院的大门，便有人打电话告诉了张玉社。他立即和牛点子商量化解方案。 “看

来姓周的来头不小。”张玉社皱着眉头说。 “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我一个指头能把他弹下去。”牛点子冷笑着。 “他可不像那些记者

恁好打发。” “我是反危机专家你怕什么？这次还要让他变废为宝。”牛点子仰着干瘦的刮骨脸说，“你只管照我的安排去做，定让他

充爷爷而来，变孙子而归。” 小周既没有顺着报社王记者来的路上走，也没有顺着电视台两个记者走的路上走。而是绕到北山一个乡里

后，又顺着霸王寨北边的山路先登到寨子东北角上的一座高山顶上，从那里观察了寨子里边的动静，记者连续在霸王寨落马的事，已提醒

了小周和他的助手。虽然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张玉社做了手脚，但职业习惯告诉他们这里面肯定有原因。小周和助手在暗处观察了一

番后，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便沿着霸王寨北门的小路朝寨子走。当他们走到离寨子北门还有七八十米远的地方，小周被一根藤条绊了个嘴

啃泥。藤条的响动惊动了路边上的一窝野蜂，上千只蚕豆大的野蜂一齐朝小周飞来，他的头上脸上手上爬了几十只野蜂。他用手在头上脸

上乱打，但无济于事，几分钟后，他那清瘦的方脸便肿成了南瓜形的圆脸。手脖子肿得比小腿还粗。他疼得倒在地上乱打滚。他的助手把

上衣包在头上用树枝把野蜂赶走后，顺着藤条寻去，没有发现人为的痕迹。再看蜂窝，也未见可疑之处，他便扯着嗓子呼救起来。张玉社

和牛点子带着几个保安人员扛着担架打开北寨门飞快朝山上跑去。他亲自把小周抬回寨子里治疗，并安排一位十分漂亮的姑娘护理小周。

五天以后，小周面部和手部已经消肿。这期间由于那个漂亮的姑娘无微不至的关心，使小周非常感激。第七天夜里张玉社为小周举行了一

场宴会，席间那姑娘不住地给小周敬酒，结果多喝了几杯。后半夜小周不知怎的却睡在了那姑娘的床上。那姑娘的裤头也被撕烂了。 

“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强暴我啦！”那姑娘一边呼救，一边把头往墙上碰。四五个保安人员立即破门而入，张玉社闻讯也披上衣服赶到

现场。他喝退保安，让那姑娘讲了事情的经过。 “他强暴我了，让我的男朋友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再娶我了，我是不活了。”那姑娘继

续哭着把头往墙上撞。小周的酒劲已过，他赤身裸体，感到无地自容，但又不能自圆其说。他的助手站在边上不知所措。张玉社小声安慰

姑娘道：“算了吧，都是年轻人，何必呢。小周喝多了点，你别太计较了。” “酒后强暴罪加一等。”那姑娘哭得更厉害。张玉社对那

姑娘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一定满足你。” “我只要还我这处女身子，没有别的要求。”她说着又要往墙上撞。张玉社上去

拉住姑娘的手劝道：“别太死心眼儿，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是商量个解决办法。” “我要告，我要告！”那姑娘哭声越来越大。 “都

是自己人，事情怎么能那样办。我提个解决办法你看行不行？”张玉社问道。那姑娘停止哭叫，听张玉社说解决办法。 “我和小周的父

亲是好朋友，”张玉社说，“我赔你三万元钱，这事不再提，你看怎么样？” 那姑娘从指头缝里偷偷看了看小周的表情。突然又大哭起

来：“一百万也不能买回我的处女身子。”她边哭边蹬着双脚，把床上的被子都蹬掉到了床脚。 “行了，就这样吧，明天上午，我付给



你五万元的青春补偿费，这事一巴掌拍消不再提了。” 张玉社说着拉起小周来到自己的房间，又打电话安排了两个女工作人员去看护那

姑娘。屋里只剩下小周和张玉社两个人时，小周哭丧着脸说：“她陷害我。”张玉社小声而真诚的说道：“看你娃子，啥陷害不陷害、说

出去多难听，其实啥事都没发生，记住。一切由张叔负责处理。” 第二天天不亮，小周便带着助手离开了霸王寨，张玉社和牛点子用两

匹马一直把他们送过丹河才分手。在返回霸王寨的路上张玉社称赞牛点子说：“老同学，你真是比得上诸葛亮安居平五路了。” “过奖

了。”牛点子嘴里谦虚，心里却美滋滋地。几场危机渡过之后，张玉社认为自己已成为太上老君炉里出来的孙悟空，成了铜头铁身，刀枪

不入了。于是张玉社又开始沉在女色之中。身边这些姑娘们虽然一个个年轻貌美，但却大都是平民出身，对他的吸引力是有限的。这时候

他又想到了唐若冰。唐若冰的气质风度和她诱人的家庭背景都对张玉社这个农民出身的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神秘感。他想，我身边的

这些女人们不过都是些普通的野花野草而已，唐若冰才是真正的金枝玉叶。她那美丽而充满智慧的眼神，标准的普通话，甜蜜柔软的声

音，迷人的微笑，那一眨眼，一皱眉，都是那样地使张玉社神魂颠倒。他认为自己过去占有的女人最高级的不过是桃子而已，更多的是些

南瓜、葫芦、茄子、杏之类的低档水果。而唐若冰则是荔枝，芒果一类的贵重果品。夜里他一个人顺着寨墙边上散步，望着空中的明月，

月下游动的白云和山寨北边上那隐约可辨的松树，以及紧靠着寨墙外边那棵高大松树顶上站着的白鹤，这一切增加了他对唐若冰的思念之

情。他感激唐若冰帮助他由一个普通的人一跃而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的整个心已被她占据。他坚信她总有一天会爱上他。他相信自己的

才华，相信自己健壮的体魄和俊美的容貌，更相信自己的运气。张玉社快步走进他的卧室，迅速拨通了唐若冰的电话。双方在电话中约

定，一星期后她起程来峡北。 “好，压寨夫人快到了！”张玉社放下话筒高兴地说。第二天张玉社开始为唐若冰收拾房间。他按照唐若

冰喜爱蓝色的性格，把她的房间布置成从深蓝到浅蓝十几个不同层次的色调。浅蓝色的窗帘，深蓝色的墙壁，天蓝色的被单……卧室里放

了两盆君子兰。当唐若冰乘坐的飞机降落到豫南机场时，张玉社的奔驰车早已等候在机场出口处。他正坐在车里翘首以待。张玉社和唐若

冰握手时，第一次大胆地有意识用力握疼了她的手。她心里很不高兴，但却没表露出来。她在和张玉社交往的几年中，对张玉社的印象是

他这个人勤奋进取精明能干。不好的印象则是他那双见了女人就要燃烧的眼，以及乡下富人特有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士豪劣绅习气。但她从

内心铭记着，张玉社慷慨挽救了母亲的生命，感激他这几年和她联手合作的一笔笔大生意，并且信守诺言为她提供了滚滚的财源。可她毕

竟是北京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取得过文学硕士学位。她觉得除了在生意上和张玉社有共同点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例如

在人生观、价值观等重要方面根本无从谈起。她知道就是谈起来张玉社也听不懂。他只懂得金钱能买到一切，爱情就是两性关系。她经常

对自己说：“可惜他和我不在一个层面上，如电视机不在一个频道一样，如果在一个层面上，也许……”张玉社经常向唐若冰描绘峡北的

风光，如女娲山上的七彩石，霸王寨里的古城堡，老界岭上的原始森林、大峡谷，黄花漫上的瀑布，丹阳山上的恐龙蛋化石群，丹河岸边

的跑马场等。这一切都对她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成了张玉社身上的光环，为他增添了浓重的神秘色彩。第一天夜里张玉社倒还算规矩，他

把唐若冰安排到事先为她布置的房间后便回自己的卧室了。她一看张玉社精心为她布置的蓝色房间，一方面从心里感谢他那份诚意，一方

面却增加了她的防范意识。第二天上午，张玉社在独木桥边的树林外教唐若冰学骑马时，装作失手抱住了她的乳，她马上作出了反应，当

时跳下马不再学了，弄得张玉社十分难堪。晚上在城堡后边的草地上散步时，张玉社显得十分亲近，并极力把谈话的内容向男女间的事情

上引。她为了打消他的不轨念头，当着他的面用手机和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男朋友通了电话。张玉社似乎看出了她的意

图，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的语言和举止比先前有了分寸。唐若冰从张玉社身上再次认识到一个道理，知识和单纯之间产生爱情，但决不会

和庸俗发生共振。她发现张玉社除了炫耀他的财产外，便是宣扬他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在张玉社看来，所谓奋斗就是挣钱，挣钱的目的

就是享受。男人最大的享受是找女人，女人最大的享受是找男人。除了这些以外，来自其他方面的享受都缺乏刺激性，都不能使人真正感

受到活着的意义。这些论点真是叫她啼笑皆非。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唐若冰在心里骂道。张玉社也在心里骂她：“你装什么正经，

你跑几千里来找我，不就是想和我谈情说爱的？男女之间友好的目的除了谈情说爱，还能有啥别的意思？”他想，我不能和她一样假装正

派，女人就是需要男人主动，谁听说过女人主动和男人干那种事？这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如果再不主动，她会骂我胆小鬼，轻视我有贼心

没贼胆。他也曾想到过，这一次先放弃那种打算。也许她心里真的没往那方面想。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她面前装出一副十足的正人君子的

面目，给她留下伟丈夫的印象，那样她肯定会主动向我示爱，但是无奈，他张玉社在这方面的决心最长也坚持不了半天。夜里他一个人睡

在床上又退一步想，何必非要得到她？天下女人不都是一样的嘛，没有多大区别，为什么不留下一块净土，好让自己的灵魂有个立足之

地。但他战胜不了放荡的恶习，他又感受到了那句俗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一旦唐若冰放开让他

随心所欲，酣畅淋漓地去做爱，他很快就会失望。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白白地看着嫦娥从几千里外跑到他身边，又白白地从他身边溜

走。这不等于是一只跑到狐狸窝里的白母鸡又大摇大摆地走掉了吗？“不行，那样太可惜了！”他对自己说道，“世界上不会有正经女

人，全都是装出来的。我张玉社最了解女人。我占有过的女人哪个是从内心深处正派的。我应该相信自己的内功。” 这天早上，唐若冰



和一个保安员一块骑马出北寨门到后山上去了。她被这山上的景色所陶醉。她想，如果我和我男朋友将来在这里度蜜月该有多好！她今天

还想到山顶上，观看旭日照耀女娲山上的七彩石时，七彩石上会产生的迷人光环。她背着摄像机，要把这奇妙的景观拍摄下来带回去让她

父母和男朋友欣赏。张玉社知道唐若冰出了寨子，便一个人来到她住的房间里。先躺在她的床上感受着她留下的余温，闻着她身上散发出

的气息。然后又翻看她的衣物，他发现她换下来的内衣、乳罩、裤头、袜子都放在沙发上，便把门关上把那些内衣拿到卫生间洗净后晾起

来。他相信细节最能打动人。这样的举动一定能够感动她。唐若冰回到房间后先问几个女服务员是谁洗的。女服务员们都说不知道。她猜

想一定是张玉社洗的，心里顿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她不但没有被张玉社这种举动所感化，反而认为他内心世界丑陋，这无疑是对

她隐私的一种践踏。“既然你张玉社内心这样阴暗，我就让你陷得更深一些，让你好好尝尝你自己种下的苦果。”她又骂道，“你小子想

做红楼梦里的贾瑞，我也只好做一回王熙凤了。”于是当她见到张玉社时故意撅着嘴瞪了他一眼，这其中包含有感谢、不满、撒娇三种意

思。而张玉社却被那销魂的一眼弄得神魂颠倒。张玉社心想，她这一眼几乎把峡北县所有女人几千年的爱情史全部包含进去了。他对自己

说：“我张玉社占有过的所有女人加起来，也没有她那一个令男人痴迷的眼神值钱。”他想，我的奋斗，我的财富，我的城堡如果没有她

这样高层次的女人同享，那实在是白奋斗了一生。我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得到她。晴朗的夜空悬着一轮明月。银色的月光泻在丹河里，

玻璃似的河水反射着白光。霸王寨的寨墙经月光一照，轮廓清晰可辨。山寨四周的高山，一条条峰脉被月光照成了银灰色，背影部分阴森

得令人胆寒。寨墙里边洒满月光的草坪泛着青白色。草坪上张玉社跪在唐若冰面前苦苦哀求。 “冰，你什么时候不答应，我就跪到什么

时候。”张玉社哭泣着说。唐若冰反感地说：“你这一套对我不灵。”她心想，这家伙干脆是个地痞无赖。我不能马上让他失望，那样未

免太便宜了他。她接着又改变语气说道：“任何事情都得有个过程，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性急？唉！你真是又可恨又可爱！”她伸出一只

手，“起来吧，看你还像个男子汉！” 张玉社跪着移动到唐若冰脚跟儿，双手抱住了她的双腿，把头往她两腿中间拱着说：“你是我的

一切，自从我认识你以后没有睡过安生觉。无数个夜晚梦见你。我感谢你给了我一切，但又恨你对我的无情。你曾经说过要报答我，可您

为什么一直不兑现？” 唐若冰想，这个无耻之徒，我把你从一个穷光蛋扶持成亿万富翁，这还不算报答？真是一只狼，一只可怕的色

狼！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和他硬碰，只能和这野兽斗智，要以柔克刚。再说还得和他联手做生意，现在还不到翻脸的时候。 “女人只崇敬

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哪会喜欢没有膝盖骨一见女人腿就发软的小男人？我谈的第一个男朋友，其他各方面都好只是因为他在我面前骨头太

软，结果使我离开了他。你也有点像他。”唐若冰最后一句话说得非常温柔，并弯下腰拉住张玉社的手。张玉社立即从唐若冰的话里感觉

到了希望，心想，只要我再显得真诚一些，便能把她的防线攻破。他想起了诸葛亮战术上的秘诀，凡是不怕火攻的，用水一攻就破。女人

虽然心狠但却不硬。即便是皇帝的女儿，如果遇到一个长跪在她面前不起来的乞丐，她也会心软的，也会被感化，会把裤子抹下来。难道

我相貌堂堂，拥有上亿资产的张玉社，连你一个唐若冰都不能征服？你不就是出身高贵，比我多读了几年书，比我生活的城市大而已。他

想到自己小时候吃过的苦头，想到如果攻破她的防线，就能把她控制在手。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对待女人的内功，一定能从灵魂到肉体彻底

把她征服。如果能和她结合，凭着我的财富和她家的权势，可以说是从政治、经济、权力到灵魂肉体都是最完美的结合。哼！给自己最爱

的女人下跪有啥丢人？拿破仑可是皇帝，他不是也照样给约瑟芬下跪？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做。等我占有她以后，才能让她充

分领教我在性生活方面超人的本领。正如征服一个国家，必须首先冲破它的边防线才能彻底占领他。只要能和唐若冰结合生出的孩子也有

一半将相的血统。机会至关重要，要一不做二不休。女人就是这样，要么征服她，要么就别露出真面目。现在我已经露了真面目，如果征

服了她，她会认为我是英雄；如果放过了她，她反而会说我是懦夫，是流氓，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他决定用眼泪来感化软化她那强硬的

心。但他一时又哭不出来，于是他闭上眼睛开始想有生以来最伤心的事，他搜肠刮肚想来想去，最伤心的事还是才分地那一阵，社员们敢

于向他的权威挑战时最使他伤心。李喜工竟然还打了他。想到此他觉得还不解恨，因为不是他亲手用刀砍了李喜工。他恨不得把李喜工的

尸体挖出来用刀子砍成碎片。他在心里告诫自己说：如果我想威名四海，就必须征服她，要征服她，今天必须先占有她，要想先占有她，

我现在必须哭。这时他仰着头，泪流满面地看着她，然后俯下身子伸长舌头在唐若冰的脚上隔着透明的真丝袜舔了起来。 唐若冰原本是

最烦懦弱男人的，她过去一直认为张玉社是个硬汉子，心里才对他有一种敬慕之意，如今看他在女人面前如此不顾廉耻，料定他对待任何

女人都是这一套，便从内心深处瞧不起他。她感到张玉社的舌头把她的脚背舔得湿淋淋的，浑身起鸡皮疙瘩。她赶紧往后退，张玉社迅速

抱住她两只脚后跟，她被弄得一屁股坐到了草地上。张玉社趁机爬起来，压在唐若冰腿上。她十分恼怒，用力抽了他两个耳光。喝道：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滚开！” “好！好！只要她能打我，我就有希望！”张玉社在心里说道，“女人打罢人就会后悔。”他用手一

摸嘴角没有流血，只好自己把下嘴唇的内侧咬烂，鲜血顿时顺着嘴角往外流。 “天哪！打得太重了！他会不会愤怒了加害于我？”唐若

冰在心里犯着嘀咕。张玉社想，该到放松一下的时候，逼得太紧会欲速则不达，还是让她自己内心发生变化。他立即把身子从她的腿上移



开，坐在那里如梦初醒似的双手捂着脸万分羞愧地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我怎么能对我的大恩人这样不礼貌？我怎么能在我心

中的圣母面前撒野？”他说着两只手左右开弓，照自己的脸上拼命的打了起来。一边打一边骂着：“我真该死！爱就是尊重，看你还冲动

不冲动？看你还冲动不冲动？……”他连续打了十几个耳光她还没有劝阻他。张玉社刚开始打嘴巴时，唐若冰感到正好给自己解恨。可后

来看他连续打几十耳光还没有停止的意思，明亮的月光照见他的脸被血染成了红色。她怕张玉社会疯，同时心里也真产生了怜悯之情。她

挪动着身子过来抓住张玉社的双手说道：“别这样了，别这样了，再这样我就受不了啦。” 张玉社挣扎着说：“你必须说你原谅我了，

我才能停止惩罚自己。”他说着挣脱右手又连续在自己脸上打了几个响亮的耳光。唐若冰又用力抓住张玉社的右手，只是说：“好了，够

了。”就是不说原谅他的话。张玉社哭着说：“你不原谅我，我便把自己的脸打烂。”他抽出双手把自己的脸打得像燃放鞭炮似的。 

“我……我……”唐若冰的语言既包含着厌烦也包含着想制止住张玉社不再自残的迫切心情。张玉社是情场老手，他觉得唐若冰的情感并

没有发生变化，他用力从她手中抽出双手更加猛烈地照自己脸上打，偶尔发出特别响亮的耳光声，在对面的山谷里产生了回音，“你没有

真正原谅我！你没有真正原谅我！我非把自己打死不可！”他一边打一边高声叫着。唐若冰见此情景，只好用力抱住张玉社的两只胳膊，

无可奈何地小声央求道：“玉社哥，别打了，我真的原谅你了。” 张玉社知道唐若冰真的可怜他了，便停了下来，但他这一回装得非常

理智，表示自己已经彻底后悔了，改过了。他两只手合着放在两腿中间一动也不动，显出连碰也不再碰她一下的样子。唐若冰慢慢松开

手，把身子朝后移了移，低下头沉默不语。 “冰，你真的原谅我了？”张玉社像一个撒娇的孩子，伸着脖子露出一副既可怜又天真的神

情，小声问道。 “嗯！”唐若冰轻轻点点头说，“我真的很心疼！”她想，他这个人真有点像个淘气的大孩子，的确有些可爱。但她立

即在心里告诫自己：“不，决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在演戏。”可她又想，就是演戏也演得挺滑稽哩！当她想到在火车上救她母亲时那无私

无畏不考虑后果的憨厚样子时，又在心里暗自说道：“这个人层次虽低，但却正直善良，有同情心！”这时候她的心情暂时平静了下来，

好像心中因张玉社的不礼貌而结聚的硬疙瘩被软化了。她在心里说：“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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